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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爱奇艺在“世界”大会
上宣布推出“AI艺人库”，称已有超百
位艺人签署入驻同意函，允许AIGC
创作者遴选艺人形象进行创作。话
音刚落，张若昀、于和伟、李一桐、王
楚然等艺人工作室火速辟谣，口径一
致：“没签过任何AI相关授权。”

但这件事之后，不少明星开始主
动尝试AI形象授权：62岁的吴启华
将自己20岁的肖像授权AI电影制
作；93岁的游本昌用数字分身完成济
公微短剧，此后又向养老类品牌开放
数字肖像授权，用于拍摄AI广告短
片；戚薇官宣个人AI数字分身“韩清
夏”出演AI漫剧《末日盛夏》；息影22
年的王祖贤宣布将年轻时的肖像独
家授权给游戏《天下》。

为什么越来越多明星开始“卖
脸”？梳理这不到半年的变化，一条清
晰的逻辑线逐渐浮现：从被动防御到
主动授权，从肖像维权到数字资产经
营，明星与AI的关系正在重新定义。

4个月前，爱奇艺乌龙事件暴露的
是行业混乱，平台想建库，艺人却不知
情，双方对“授权”的理解根本不同频；
而如今王祖贤、戚薇等人的操作，则呈
现出完全不同的逻辑：授权对象是谁、
用于什么项目、授权期限多长、使用边
界在哪里，都被尽可能明确限定。

戚薇甚至亲自担任《末日盛夏》
制作人。她曾表示：“你授权出去的
不是一张脸，而是你整个职业生涯积
累的品牌和信誉。”这种转变的背后，
是三重力量的共同推动。

首先，AI影视行业“减量提质”，
需要明星加持，明星亦需要机会。一
方面，2026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
短剧约12.8万部，其中AI微短剧超
过12.2万部，市场规模全年预计突
破400亿元。作品爆发式增长的同
时，内容与AI角色同质化严重，观众
审美疲劳到达临界点，直接催生了红
果短剧新规的落地；另一方面，明星
工作机会普遍不及从前多，“AI形象

授权”程序正当化后，“卖脸”成为一
种对市场需求的有效回应。明星无
需出镜、参与制作，合作成本几乎为
零，收益却相当可观，对息影、高龄、
工作不饱和的演员而言，无异于一笔
从天而降的生意。

其次，AI演技正在追平甚至超越
某些“面瘫式”表演。这话听着刺耳，但
细想并不夸张。AI表演目前固然无法
完全还原人类微表情中的细腻层次，但
相比多年不演戏或演技原地踏步的明
星的生涩演技，AI呈现的效果未必逊
色。更关键的是，AI可以将艺人形象
定格在“最好的年纪”，真人演不了的角
色、回不去的状态，AI能驾驭。

最后，明星脸为AI影视提供了辨
识度，也倒逼作品提升品质。近日，
红果短剧发布《关于规范AI剧角色创
作的公告》，核心要求包括：确保不同
剧集、不同角色不使用高度相似的面
部形象；同一部剧内各个角色必须具
备清晰的形象区分度；未经授权不得
使用他人作品中的独创性角色、造型
等设计。公告一出，AI短剧“一套脸
谱演百部剧”的野蛮生长时代宣告终
结。当配角不能再共用一张脸，主角
的脸就必须足够有辨识度，一张家喻
户晓的明星脸便是不二之选。明星
AI形象授权不仅解决了“脸谱化”问
题，还天然自带话题关注度。

然而，当一张明星脸被授权出去
之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近
日，戚薇的《末日盛夏》因“裙下仰拍”
镜头陷入擦边争议，暴露出AI创作中
内容把控的新难题：艺人“卖脸”之
后，镜头语言、审美尺度谁来把关？
这也说明，行业规范化刚走出几步，
离真正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明星“卖脸”行动，是一次行业从
无序走向有序的入场仪式。但入场
之后，规则怎么写、边界在哪里、品牌
如何守护，才真正决定了这张“入场
券”究竟值多少钱。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正面攻坚，AI长片迈
入商业化阶段

在此之前，AI生成影像大多停留
在几分钟的短视频或概念短片阶段，
主打视觉奇观和技术炫技。《奇谭》则
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超过60分
钟的完整故事、200余个角色及视觉
资产设计，以及一个完整的东方志怪
影像世界。

这已经不再是对“AI能做什么”的

实验，而是对“AI能不能完成一部长
片”的正面攻坚。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影片拿到了
《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编号为（鲁）网
故审字（2026）第004号。这意味着，
AIGC长片开始进入正规影视内容生
产和发行体系，获得了进入主流商业分
发渠道的资格。

从视觉完成度来看，《奇谭》确实令
人印象深刻。影片构建了一个充满东
方志怪色彩的“隐市”：纸偶异兽穿行
其中，幽诡奇景与烟火市井交织共
生。总制片人蒋程透露，主创团队为

片中200个角色分别撰写了人物小
传，“灯笼老妪”手中的六棱瓜形提灯，
也是在翻阅《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
记》等古籍后确定的设计方案。这种
从传统文化典籍中寻找视觉依据的创
作方式，在当前追求短平快的AI内容
生产中颇为难得。

此外，主创团队在人机协作流程上
的探索同样值得关注。20余人的制作
团队中，除了传统的导演、编剧等岗位，
还加入了AI资产效果师、提示词工程
师等新工种，逐步建立起覆盖创意开
发、视觉生成、后期制作的全流程生产
模式。如果这套方法能够进一步成熟，
其对于后续AI影视创作者的参考价
值，或许并不亚于《奇谭》本身。

长片放大技术短板，
但不必苛责

当一部AIGC作品进入故事长片
赛道，观众使用的评价标尺也会随之改
变。AI作品在短视频或短剧中可以被
忽略的瑕疵，在长片体量下会被放大。
从豆瓣等平台的反馈来看，有不少观众
肯定其视觉探索，但负面声音同样不容
忽视。

最直观的问题出在镜头语言上。
AI视频模型目前还难以支撑长时间、
高稳定的单镜头画面，导致影片不得不
依赖剪辑切换。特写镜头尚可，但一到
全景和动作戏，生硬感便更加明显。传
统电影中长镜头赋予叙事的呼吸感，在
《奇谭》里被短促的视觉节奏取代，观众
较难完全沉浸在故事中。

角色一致性同样面临挑战。主创
团队提到，主要角色经历了“十余轮形
象探索”，但有观众反映，同一角色在不
同场景中面部特征和体态比例存在不
连贯的情况。

故事层面，影片设定的世界观颇有

想象力——御纸师闯入阴阳夹缝“隐
市”，寻找三件秘宝，揭开关于执念与救
赎的真相。但叙事推进中，新角色不断
涌入，人物的动机和情感关系未能充分
扎根。有观众指出“人设不够丰满，人
物关系也不够扎实，随着故事展开，观
众容易忽略人物最初的行动动机”。

这些问题客观存在，但如果用已
经成熟的电影工业标准去要求一部仍
处于探索阶段的AI长片，或许也过于
苛责。

补齐“活人感”，AI影
视的下一场硬仗

纵观整部影片，最根本的痛点可以
归结为缺少“活人感”。

AI可以把皮肤纹理渲染得足够真
实，把服饰褶皱处理得足够细腻，但它
处理不了眼神的流转、微表情的颤动、
对话间隙里无声的情绪交换。人物的
转头、起身、对视，都带着AI特有的顿
挫感——动作是对的，但不够丝滑；表
情是对的，但情感缺乏渗透力。

这或许是AI生成影像最底层的困
境：它生成的是拟人的画面，而非人的
表演。在短片的观看中，这种差距可以
被遮盖；但在长片里，它会被反复放
大。这恰恰是下一代AI模型需要攻克
的命题，也是未来AI创作者真正拉开
差距的地方。

此前，AI影视长片并非没有，但不
少作品更多停留在技术展示和小范围
传播阶段。当一部AIGC长片获得正
式发行资格后，它便拥有了进入正规商
业分发体系、接受市场评价和行业比较
的可能。

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从比谁画面更
惊艳，变成了比谁能持续产出符合行业
标准的完整作品。这个转变本身，比任
何单部作品的成败都更重要。

AIGC网络故事片《奇谭：纸刃渡荒墟》持证上线

AI长片离“活人感”还有多远？
明星“卖脸”

真是一门好生意吗？

羊城晚报记者 詹锡伟

近日，AIGC（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网络故事片
《奇谭：纸刃渡荒墟》（以

下简称《奇谭》）上线爱奇
艺。该片以中式志怪传
奇为故事底色，采用AI进
行全流程制作，全片时长
超过60分钟，是国内首
部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
可证》并上线播出的
AIGC网络故事片。

从成片来看，《奇谭》
的画面精细度超出了外
界对AI影视的普遍预期，
但画面的生硬感同样明
显，角色的“活人感”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

这种矛盾，或许正是
当下AI影视最真实的坐
标：技术已经跨过“能不
能做”的门槛，但距离“做
好”仍有一定距离。 《奇谭：纸刃渡荒墟》宣传图 片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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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外生香（纸本设色） □郑阿湃

新 诗台

□刘学正

8月16日，看到一位朋友发的朋友
圈消息，标题：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罗锦
鳞病逝。

我像被雷击了一般。第一时间想
到的，是这辈子再也没有可能去罗伯伯
家里被他批评了，以前是担心，而如今
却是再不可求。

罗锦鳞教授是我老师周华斌先生
的老朋友，二十多年前我从事戏剧创
作、评论与研究时，对罗锦鳞这个名字
就如雷贯耳。周老师说，罗教授是一个
喜欢向学生问问题的人，很可能冷不丁
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有思想准备。果
然，第一次见到罗教授时，闲聊中他问
我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相同点是什么，
我差点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后来，罗教授退休了，他与我大伯
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因此我私下开始
称他罗伯伯。

慢慢地，我才知道，罗伯伯的确是
一个有个性的人，耿直且温暖。我大伯
退休后，曾受聘某民办大学任院长，他
请罗伯伯去做特聘教授，本是老哥俩找
个地方消磨时间，但罗伯伯极为认真，
看到学生不认真听课，他大发雷霆。我
大伯说，老罗太较真，但是一个好老师。

虽然是民办学校，但罗伯伯依然严
格以待，早晨上课，首先环视教室，如果
出勤率低，他首先要求班长把没来学生
挨个打电话叫过来。彼时该校地处京
郊，苦寒偏僻，学生早晨多赖在被窝不
想起床，但因为班长的电话，哀嚎声此
起彼伏地响彻宿舍区。

有一年我坐高铁从北京出发，邻座
是一个央媒的女记者，她看我在看丹钦
柯的书，问我是不是戏剧学者？我说只
是爱好者。再一聊，她居然是我伯父和
罗伯伯当年的学生。

我问她，这两位老师风格如何？
她说，您大伯韩教授待人宽厚，说

话和蔼可亲，学生要请假，打个招呼即
可，是我们心中的“暖男”；罗教授则不
然，有一次我借口请病假不来，结果他
穷追不舍，找我要校医院的假条。我那
时可讨厌他了，还给他起绰号。

我问，现在呢？

这位女记者沉默了一会儿，“罗教
授是我遇到最好的老师，而且当时我们
也确实不知道，面前站着的是一位世界
级的戏剧导演，只怪我们年少气盛，而
且有眼无珠。”

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她说，有一
年她需要联系一个老艺术家采访，结果
这位艺术家闭门谢客，谁也不见。她情
急之下给罗教授打了电话，没想到罗教
授还记得她这个当年逃课的学生，立刻
表示愿意引荐。这位老艺术家不但接
受了采访，还修改了采访稿。后来这篇
新闻稿还参评了中国新闻奖。

这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情。前几年，
中戏的朋友对我讲，中戏举办一个活
动，企业家和明星校友坐第一排，教授
坐在后面，罗伯伯走到校领导面前，要
求他把第一排的位置留给教授。那位
校领导很尴尬，只好在前排给老先生们
留了几个座位。

座位排好后，罗伯伯自己不坐，挨
个请后排的同事坐到前面。

记得罗伯伯曾很直接地问过我，你
来看你大伯，怎么不来我家？

十几年前我搞民国期刊研究时，罗
伯伯知道了。曾对我说，欢迎我来他
家，给我看看他父亲早年发表的一些关
于古希腊戏剧的文章，都是民国期刊原
件。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拜会过罗伯伯，
哪怕他问我“怎么不来”时，我也不敢答
应前去拜会。

以我内心而言，我当然想去，但因
为那时已经不搞戏剧，自然也开始逃避
戏剧研究前辈们充满期待的目光。像
打过交道的老一辈戏剧家欧阳山尊、黄
宗江等，那是根本不敢叨扰的，以至于
老先生们谢世前几年我都没有去见最
后一面。像罗伯伯以及他同龄的同事
如谭霈生、徐晓钟、董健、魏明伦等老先
生，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一般也不
敢贸然打扰。要说戏剧界前辈联系比
较多的，当属我的老师周华斌先生和余
秋雨先生，这两位老师也算是罗伯伯的
同龄人。而且，我担心罗伯伯知道我早
已不做戏剧研究了，又给我一顿批评。

我其实不怕罗伯伯批评我，我是怕

他失望。他曾对我说，你愿意搞戏剧，
太好了，戏剧就应该让年轻人来做。

只可惜我能力有限，加上年轻时心
高气傲且三心二意，没有能够坚持下
来。但我心中对戏剧是有感情的，山尊
先生人生中最后一两年，我有缘拜会过
他一次，去年有朋友处理山翁府上所不
要的旧物时，曾把他的一只旧手提公文
包转赠给我，我现在每天都在使用它。
至于我书房的斋号“小茗堂”，正是黄宗
江先生给取的。

毫无疑问，戏剧是我学术研究的起
点，是我心中的人文根脉，我一直对戏
剧研究心存敬畏。这些话我应当对罗
伯伯说，但回想起来，我竟从未去过罗
伯伯家里，这真是我这辈子的遗憾。

今年初，我和一位老师主动提到了
此事，他立刻批评我：“你应该去。”

罗伯伯家学渊源深厚，父亲是古希
腊文化研究泰斗罗念生先生，他自己更
是一流的话剧导演（记得余秋雨老师书

中称其为“大导演”），女儿罗彤大姐在
希腊戏剧的普及工作中做了许多令人
称道的贡献。习近平主席在希腊《每日
报》发表的题为《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
鉴未来》的署名文章中写到：“中国翻译
家罗念生一家三代致力于希腊文学、戏
剧的翻译和研究，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我有限的了解中，罗伯伯从来没
有主动对人提起过这段评价，他虽然耿
直，但从不自夸，最常说的一个身份是

“中央戏剧学院退休教师”。
这就是真实的罗伯伯，一位生前因

处事耿直令人肃然起敬，身后大家却对
他的温暖无比怀念的长者。

真实的他，耿直且温暖 □韩晗

常言道，坐有坐相。在漫长的席
地而坐的岁月里，古人若要维持正襟
危坐的姿态，其中辛苦，是我们难以想
象的。

近来观览文物，见有一种名曰“支
踵”的器具，不禁为古人的巧思与通融
哑然失笑。顾名思义，此物与脚有
关。它形若一个“T”字，通高不过十
至十五厘米，面板微凹，底座束腰，整
体约莫一尺来长。初见，平平无奇，甚
至令人不明所以。但若知其用处，便
觉妙趣横生。

原来，古人讲究的跪坐，是将臀部
坐于脚后跟上。在礼仪隆重的场合，
还需将腰挺直，成“跽坐”之姿，把全身
重量压于双膝与小腿。时间久了，腿
麻脚痛在所难免。《韩非子》中有记载，
晋平公向叔向请教事情，竟至“腓痛足
痹转筋”，却因敬畏而“不敢坏坐”。酸
痛钻心又强自隐忍的模样，读来既觉
可怜，又感其礼法森严。

而支踵，正是破解此等窘境的器
具。使用时，将其夹于两小腿之间，人
坐于上，衣袍垂下，将小小的凳子遮掩
得严严实实。外人看来，依旧是纹丝
不动的标准跪姿，一派庄重肃穆；而袍
服下，臀部的重量已然被小小木器承
接了大半，膝盖和脚踝的压力顿减。
这真可谓是“金玉其外，另藏玄机”。

由此不禁让人感叹，古人既要恪

守礼法，又不愿亏待了自己的身体。
“衣食住行”的细节里，满是生活的智
慧。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山东、湖
北、四川等地的汉代墓葬中多有此类
T形木器出土，曾一度被唤作小几、杌
等名，令人摸不着头脑。直到湖北江
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出土，人们对
照着墓中遣册上的文字，才终于为不
起眼的小物件验明了正身。原来，支
踵早在两千多年前，便默默地为人们
的膝盖“分忧解难”了。

更有趣的是，除了木质的支踵，或
许还有更为舒适的“软囊”。陕西考古
博物馆藏有一组汉代歌舞俑，作跪坐
状的女俑，臀部似有软垫之物。想来，
乐舞者需久跪表演，比起硬质的木器，
松软的囊垫自然更为体贴。可惜丝织
品难以留存千年，我们只能从陶俑的
姿态中，去遥想那份柔软的巧思。

由支踵而想到时下的各类“人体
工学椅”“护腰靠垫”，其原理虽更加精
密，心思却是一脉相承。只不过，古人
的智慧往往藏于礼教，带有一丝“不足
为外人道也”的含蓄与狡黠。他们既
不因礼法严苛而全然牺牲舒适，亦不
因追求安逸而公然废弃礼仪，而是想
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小小的支踵，撑起的不只是古人
的膝盖，亦是在规矩与自在间，从容周
旋的生活意趣。

在规矩与自在间

晒谷场空了很多年
水泥地上裂开的口子
像一张张嘴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只蚂蚁拖着半粒谷
走得很慢
它不知道
这谷子是前年剩下的

晒谷场的主人
去年冬天去了南方
风把一些草籽吹进裂缝里
春天的时候，它们会发芽

那时候
晒谷场就不是晒谷场了
是一小块
没人收割的田

晒谷场 □陈哲


